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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百科全书
式的学者，郑振铎在多
方面作出了具有开创性
意义的贡献。他是著名
文学家、文物学家、文献
学家、社会活动家，更是
一位伟大的爱国者。郑
振铎最初只是希望自己
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但
是，当国家需要时，他会
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伟大
的事业中，把自己的知
识和才华贡献给社会和
人民。这是最值得称道
的地方，被誉为“中国文
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

1958 年 10 月 8 日，郑振铎参加中
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学术批判会，并
准备了一篇发言稿，文章回顾了自己幼
年时的读书情况，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
变化，同时说到自己“研究文学是半路
出家，没有系统的研究”，惟其如此，有
自己的特点，概括而言，有五个方面：

一是“有不少封建文人的文学批评
观点”，有好有不好。

二是介绍新观点，“那就是泰纳的
英国文学史的观点，强调时代影响。
Cowl，还有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受英国
人莫尔干（Mrogan）的‘文学进化论’的
影响。还受安德路·莱恩（Andrew lang）
的民俗学的影响，认为许多故事是在各
国共同的基础上产生的。”

三是“强调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
的影响，把很多东西都看作外国的。例
如：我认为送子观音是受圣母像的影
响；说释迦牟尼的脸是希腊人的脸，还
认为唱戏的人在舞台上穿的厚底靴和
戴的面具也是受希腊悲剧的影响。我
特别强调印度的影响，说变文是一切
近代文学的祖先，把有唱有说的认为
都是变文的影响”。

四是“喜欢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五是“把劳动人民的作品和皇帝的

作品混在一起谈，没有分清。这主要表
现在对待六朝的诗歌论述中”。

在当时，作者是在认真地反省自己
一生文学研究的过失。今天看来，这些
话又似正话反说，不仅很好地概括了他
的文学理念和研究实践，而且，其中一
些重要思想，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不过
时，甚至依然还是热门话题。

郑振铎的文学理想

郑振铎 1917 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
校（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五四运动爆
发后，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社会活动，
并和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从
此，他的文学思想发生重要变化。

1920 年 11 月，年仅 22 岁的郑振
铎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第
一个全国性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
会”，并起草《文学研究会简章》，将文
学艺术当作一种事业，要为人生、为社
会、为大众服务。

1922 年，年仅 24 岁的郑振铎就提
出“文学的统一观”问题，倡导世界文学
观念。他认为以前的文学研究都是片
段、局部的，知道一个人的文学，却不知
道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知道一个时代
的文学，却不知道它的前面当代来源和
后来的结果；知道一个地方的文学，却
不知道它与别的地方的关系，它所影响
于别人，或是它所受于人的影响；知道
一种文学却不知道其它文学的详细。如
此，研究文学的人，对于文学不能有全
体的统一的观念。他发现，文学是世界
人类的精神与情绪的反映；虽因地域的
差别，其派别、色彩略有浓淡与疏密之
不同。然其不同之程度，固远不如其相同
之程度。因为人类虽相隔至远，虽面色不
同，而其精神与情绪竟是几乎完全无异
的。因此，研究文学与一切科学、哲学一
样，不能分国单独研究，或分时代单独研
究。研究中国文学，就必须把她放在世界

文学范围内去观察和比较。
1922 年，郑振铎在《整理中国文学

的提议》一文中指出，清理中国文学，除
了要有文学统一的观察外，还需要用比
较和归纳的方法。在《文学大纲》中，面
对着东西方文学在中世纪的巨大反差，
郑振铎依然“喜欢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试图回答这样一个宏阔的问题。

郑振铎重视文学比较的意义，却不
主张用比较文学这个概念，他认为，取
一片一段的文学作比较，还不是文学
的整体研究。后来，他逐渐修订自己的
看法，由文学进入历史学，进入考古
学，在多学科比较中，看到了比较文学
的意义。

在战火中抢救珍贵典籍

郑振铎的笔名有几十个，其中“西
谛”因为多用于书目编纂而为世人熟
知，说明这个笔名与他的藏书、著书密
切相关。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特别是
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为抢救民
族文献，他不再局限于个人研究的兴
趣，而是对于重要文献几乎“有见必收，
收得必随作题记”，留下大量题跋书话。

西谛爱书，用他自己的话说，“爱得
弗得了”。

他的庋藏有深厚的目录学作基础，
故自成系统。他明确表示自己不是藏书
家，也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他
之所以收藏古书，首先是为着自己研究
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譬如他所醉心
的戏曲、小说、弹词、宝卷、大鼓词和明
清版的插图等文献，当时可谓举世轻
忽，因而图书馆里所藏甚少。他只能采
取“人弃我取”的办法。从这些通俗读物
中，他不仅仅看到市井风情，还看到了
当时还不为学界关注的新的亮点。

西谛爱学问，坚持两条腿走路：一
是为己之学，一是为人之学。

为己之学，始于目录学，但又不仅
仅局限于目录学。在他看来，研治目录
版本，不过是进入学术殿堂的一条有效
途径，而非目的。他曾以鲁迅的辑佚工
作为例作了说明。他说，鲁迅生平最看
重学问，却看不起那些近似不食人间烟
火的“校勘家”“目录家”，因为他们所致
力的不是“学问”本身，而是为“书”所
奴役，是无目的的工作。他在《中国文学
研究者向哪里去》一文中说：“过去的许
多中国文学的研究著作，大都只是述而
不作，没有发现过什么新意，或什么新
的问题。年谱、传记都不过是‘生材料，’
只是掇拾些东鳞西爪的史料，用最省力
的方法，排比之、重写之而已。恹恹无生
气的，读之并不感到一点的兴奋或有所
得。”显然，在郑振铎心目中，所谓“新”，
就是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境
界；文学艺术要有人，有社会，有鲜活的
时代脉搏的跃动。在当时，与此形成巨
大反差的，是那些所谓精致的小品、庙
堂文学，无病呻吟，装腔作势，没有生命
力。1934 年 6 月 2 日，鲁迅致郑振铎信
说：“小品文本身本无功过，今之被人诟
病，实因过事张扬，本不能诗者争作打
油诗；凡袁宏道李日华文，则誉为字字
佳妙，于是而反感随起。总之，装腔作
势，是这回的大病根。其实，文人作文，

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若照相之际，
文人偏要装作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
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
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对此，
郑振铎深表赞同。

从西谛一生治学业绩来看，进入学
术领域最基本的要素不外乎两点：一是
用功，二是用心。西谛先生的用功，确乎
超出常人想象。在他短暂的六十年生涯
中，举凡文学创作、编辑刊物、搜书编
书，还有那么多的社会活动，成果累累，
没有超常的毅力，很难做到。

当然，西谛先生的藏书与治学，还
不仅仅是为自己、为他人，更是为祖国、
为民族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
沦为“孤岛”，许多保存重要民族文献的
图书馆、藏书楼惨遭日军轰炸。看到自
己民族文献被焚毁在家园、被盗运到国
外，西谛先生痛心疾首，发愤要存亡继
绝，“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
秦火鲁壁之际”。1940 年 1 月，郑振铎与
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张凤举等人发
起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利用中英庚
款开展购书事宜。先后购得刘氏玉海堂

（元刻 200 册）、郑氏群碧楼 （3100 余
册）、邓氏风雨楼（750 余种 9000 余册）、
张氏蕴辉斋、海盐张氏、武进陶氏、南浔
张氏适园（1000 余种，多为黄丕烈藏

书）、刘氏嘉业堂（明刻 1200 余种）等著
名藏书家的珍藏。郑振铎为收书还专门
刻了两枚图章，一为“不薄今人爱古
人”，一为“书生本色”。

从 1940 年春到 1941 年冬，共征集
善本古籍多达 3800 余种，1.8 万册。其
中，宋元刊本就达 300 余种。

为让更多的珍贵古籍入藏公家，既
改善保存条件，又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郑振铎先生积极与各藏书家联系，劝说
他们将藏书捐让国家。根据国家图书馆
采访档案，瞿氏铁琴铜剑楼、天津周叔
弢、苏州吴梅后人、常熟翁氏等著名藏
书家或其后人都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
向国家捐赠了大批的珍贵文献。这些捐
赠的珍贵古籍文献，郑振铎先生都要求
拨交给北京图书馆。因此，建国初期，北
京图书馆的善本藏书量增长迅速。到
1949 年，积四十年努力，北京图书馆的
善本图书总量不过 13 万册。而到十年
后的 1959 年，“现在北京图书馆收藏珍
贵的古代写本和刻本已经有 22 万余
册”。国家图书馆如今能够拥有宏富的
善本馆藏，与郑振铎先生所作的贡献密
不可分。

西谛先生因公殉职后，他家人遵照
遗愿，将他一生收藏的中文线装书和外
文书全部捐给北京图书馆。爱书、爱学
问与爱祖国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正是在危难之中抢救了这些民族

典籍，为祖国和人民保留了丰富的文
献。生活在和平时期，我们摩娑着这些
历经千百年而留存至今的民族文献，不
能不对西谛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

开创文学研究事业新局面

1952 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前政务
院文教委员会决定，郑振铎受命筹建文
学研究所。就像三十年前成立文学研究
会一样，从 1952 年筹备到 1958 年离
世，在何其芳的协助下，郑振铎积极制
定工作计划，组织系统研究，为文学研
究所的创办发展，为中国文学研究事业
付出大量心血。

当时，他兼任文学研究所和考古研
究所所长，首要任务就是延揽人才。文
学研究所成立之初，科研人员主要来自
三个方面。第一是来自延安鲁迅艺术文
学院，如何其芳、沙汀、陈荒煤、杨思仲

（陈涌）、吴伯箫、毛星、朱寨、蓝天、井岩
盾、卞之琳、曹葆华等。第二是来自高校
或相关机构，如钱钟书、余冠英、孙楷
第、王伯祥等。第三是当年毕业的大学
生，如曹道衡、樊骏以及稍后进所的邓
绍基、陈毓罴、刘世德、张炯等。我们从
一些资料看到，为加强文学研究所和考
古研究所的学术力量，郑振铎、何其芳
等竭尽全力吸引人才。清华大学外文系

钱钟书、罗大冈，中文系余冠英，北京大
学中文系俞平伯、孙楷第等知名教授，
上海的王伯祥，天津的范宁（原在天津
师范学院任副教授、教研室主任），还有
吴晓铃、力扬（原在马列学院教语文）等
先后调入文学研究所。读郑振铎《致唐
弢》《致夏鼐》等信，劝说二人来京工作，
殷勤备至。如致夏鼐：“弟生平不惯做行
政事。但今日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民族，
也不能不努力的作些事。且既做了，则
必须做好。”

第二项重要工作是图书资料建设。
郑振铎嗜书如命，用他自己的话说，“爱
得弗得了。”最初，他只是出于个人兴趣
和责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抢救古籍，视
图书为国家珍宝。文学研究所成立时，
他把图书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强调“以
专为主，精中求全”。据《王伯祥日记》
1953 年 4 月 16 日载：“接西谛书，送到
张约园捐赠书目两册，嘱为文学研究所
挑留若干。圈识之并转平伯再选之。”翌
年，张寿镛后人张芝联（北京大学教授）
将约园两千余种藏书售予文学研究所，
奠定了文学研究所图书馆古籍收藏的
基础。

1957 年，郑振铎建议成立文学研究
所图书资料委员会，请钱钟书担任主
任，委员如吴晓铃、范宁、汪蔚林等，都
是古籍研究的行家里手。他们积极购
书，为文学研究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

出贡献。经过不断扩展，目前藏书已达
16 万册。其内容除文化、历史、政治、经
济和宗教方面图书之外，主要为文学
类，以宋元刊本、明清小说和清代诗文
集以及弹词、宝卷等为四大亮点。2008
年，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被国务院授予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这一切，首
先要归功于郑振铎、何其芳那一代学者
的高瞻远瞩。郑振铎不仅注重文学研究
所的古籍收藏，在他的积极推动下，还
成立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统筹全
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第三项重要任务是制定详尽的科
研规划并付诸实施。文学研究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服务，这是郑振铎年轻时的
理想追求。但他知道，这种服务一定要
建立在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

在郑振铎为文学研究所制定的科
研规划中，文学研究有三个重点发展方
向：一是文学史（古代、现代、当代）研究
方向，二是中外文学理论研究方向，三
是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方向。文学史的
研究与编写一直为郑振铎所关注，也是
何其芳的兴趣所在。在他的理想中，文
学史不仅要打通古今，包含各种文体，
更要展现中华多民族文学的辉煌。在文
学理论与外国文学译介方面，郑振铎、
何其芳很早就制定计划，系统翻译介绍
希腊戏剧、易卜生戏剧、莎士比亚戏剧、
莫里哀戏剧以及英国、法国、俄国的小
说、诗歌等作品，为中国读者认识世界
打开了一扇窗户。

第四项重要工作是文学普及工作。
1953 年 10 月 21 日，郑振铎在《人民日
报》上发表《为做好古典文学的普及工
作而努力》，论述了文学普及工作的意
义及其难度。他认为，做好古典文学注
释必须经过三个步骤：首先广泛搜集异
本，掌握丰富的版本知识，辨明是非；第
二是把异本加以整理，去妄存真；第三
是注释文辞，理解内容。可见，古籍整理
与普及工作，对参与者有很高的要求，
深厚的学养、细致的态度、长期的研究，
都是必不可少的。

最初，郑振铎希望做一个纯粹的学
者，不愿浪费时间。他在《蛰居散记·忆
愈之》中说：“我从来不大预问外事，也
最怕开会。”但是，当民族危难来临时，
当国家工作需要时，他会义无反顾地投
身到伟大的事业中。《民族文话·自序》
中说：“每一个人，都应为‘大我’而牺牲

‘小我’。成功不必‘自我’。‘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人有此信
念，民族乃得永生。”用学术服务社会，
服务人民，说易行难，但郑振铎做到了
这一点。胡愈之《哭振铎》说：“你的雄心
是要用一切力量来为祖国创造更多的
精神财富，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松懈你
的干劲。在文学工作中，你是一个多面
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
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
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
文化遗产方面，你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
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但是更
值得怀念的是你的爱国主义热情，对被
压迫人民的同情和正义感。”而这，正是
郑振铎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郑振铎：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
姻刘跃进

大学生在成长中最需要什么？答
案纵使有上千个，其中有一个必定是

“提点人”。
教师育人的角色很微妙，有的人

捉襟见肘，有的人过犹不及。如何拿
捏好尺度，本身是一门艺术。尤其是
在枯燥的专业课上打开思政的突破
口，更是挑战这门艺术的高难度。而
在天津大学就有一位教师，做到了在
专业课上讲思政“游刃有余”。且听一
听他的故事。

曹氏课堂三部曲

“这堂课的‘课首语’会是什么
呢？”台下的学生正在琢磨。天津大学机
械工程学院副院长曹树谦已在黑板上
郑重地写下了“海河与桁架”6 个字。

“同学们，海河‘桥梁众多、结构
各具特色’”，他以此“破题”，引入了
人民解放军会师金汤桥解放天津的
历史，“后辈要缅怀先烈，珍惜幸福生
活”。过程中，曹树谦不忘提点学生。

曹树谦在校主讲理论力学课，这
是一门“听起来且事实上都很难学”
的专业基础课。早在 2000 年前后，还
是一名青年教师的曹树谦就在课堂
上“额外”讲解世界科学技术史，最初
的想法是为讲课加点“料”，“传统教

育下的学生太老实，既不敢提问，也
不多作思考，我希望结合他们学习方法
的不足，激发学生的批判、质疑精神”。

到了后来，曹树谦的思路也越来
越宽，他总会在课堂上“见缝插针”地
穿插着三五句，大到国家大事、重点
工程，小到食堂卫生。

再往后，便形成了曹氏课堂三部
曲：上课前有“课首语”，下课前有“小补
充”，授课过程中还有“闲言碎语”。这些
都是他开展课程思政的“独门秘诀”。

当课堂上偶有学生走神，曹树谦
会随口一句“闲言碎语”敲打起来：

“求知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
改编自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小康路
上一个都不能少”，“那是党和国家对
打赢脱贫攻坚战、让人民群众过上美
好生活的庄严承诺”，由此引发学生
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了解与思考。

当一堂课接近尾声，曹树谦会放
下手中的激光笔，开始作简短的“小
补充”。他喜欢在这个时候放慢语速，
和学生们讲一讲过去的事，比如天大
校史、“西北联大”、他的导师———中
国工程院院士陈予恕等，勉励学生继
承严谨治学、爱国奉献的家国情怀。

“曹老师的课堂特别活跃，他喜
欢走到学生中间，和学生交流。”天津
大学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专业大一

学生刘博达说，“他喜欢在课堂上对
学生不停发问，用问题调动我们的积
极性。当然，我们也随时可以打断他，
提出不同的见解。”

曾经所学都不会废弃

曹树谦相信潜移默化的力量。
正如他在车上听广播，一位天大

校友说，大学里获得知识是最基本要
求，学会学习方法、自我管理方法、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最高境界。

他鼓励学生在学习之外，尽可能多
读书，广泛涉猎文学、哲学、美术、音乐、
历史、体育等学科。虽然短期内效果不明
显，但长期来看会有帮助。这也是他做课
程思政的初心，“适时鼓励、指正、提醒学
生，慢慢地他们就会按引导提高”。

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得有一桶水
的准备。

曹树谦的日常功课做得很用心。
他随时准备进入观察、思考、记录的
状态，“攒了不少好文章，需要用的时
候可以马上调出原话”。他注重挖掘
知识点背后的故事，如上述讲到的桁
架接入的是海河、天津历史。

以上考验的是积累功底，而有时
考验的是“急智”。

有一回，曹树谦讲到相对抽象的
“加速度合成定理”，想到学生理解会
有 困 难 便 说 ：“ 我 们 的 课 程 渐 入 佳

境。”谁想学生没有听清。能写一手漂
亮美术字的他便透露，自己能写几十
种字体，学生中一下子“炸开了锅”，
纷纷要求他现场展示。曹树谦便用他
自己发明的字体写下了“渐入佳境”，
还有他自己创造的两个字。

在力学中，常用到受力图、运动
图的表述，为了方便表述，曹树谦创
造了两个字。一个字“外面一个口，里头
一个力”，代表受力图；另一个字“外面
一个口，里头一个云”，代表运动图。末
了，他不忘交代“仅限于该课堂”，并顺
水推舟一把“中国书法艺术博大精深，
不好好写字将来可要闹笑话”。

曹老师是否可复制

“早看含苞绽，归来树满花。惟嫌春
日短，倏而不等她。”看见花意正浓，曹
树谦会在黑板上即兴创作一首小诗，以
此勉励花季少年“劝君惜取少年时”。

恰逢高考期间上课，他问学生
“高考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的学生
认为是考上大学。曹树谦却点出：“最
大的收获不是进入大学，而是经历了
一次高考历练。这样，还有什么学习
上的困难可怕？”以此打消部分学生
进入大学后不思进取、畏难的状态。

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小事，在曹树

谦看来是“本分”，他也曾疑惑、问过
很多人：这究竟算不算思政？直到受
到教育部新闻办的肯定，以及 2018
年他做的一项课后调查显示，90%的
学生认为，课程有思政元素。

如今，在专业课上灵活穿插思政
元素的曹树谦是否可以复制，也是本
次采访中，记者的一大疑问。

“专业课不是思政课，我也不是专职
思政教师。专业课教师想要搞好课程思
政，就要用好‘三言两语’，于点滴处见精
神。”曹树谦认为，自己的做法并不神秘。

在他看来，最重要的要有立德树人
的意识，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仅
要教知识，还要给他们正向的引导。

曹树谦告诉《中国科学报》，有高
校曾做过一项调查，大学生最听谁的
话？排第一的是母亲，排第二的是任
课教师。任课教师是和大学生接触最
多的群体。“如果任课教师不热爱学
生、不热爱授课，把教师视为职业而
不是事业，肯定是无法复制的。”

第二位才是“勤动手”，提炼鲜
明、正向的个人体会，做好资料积累
工作。“哪怕一门课加一个案例，三五
次下来也比一次不加效果要好。实际
上，没有‘课程思政’的说法，也应该
这么做。用朴素的语言、事例，给学生
正面影响。”曹树谦说。

曹树谦：“三言两语”话思政
姻本报记者温才妃 通讯员焦德芳

他鼓励学生在学
习之外，尽可能多读
书，广泛涉猎文学、哲
学、美术、音乐、历史、
体育等学科。虽然短期
内效果不明显，但长期
来看会有帮助。

郑振铎

师者

“每一个人，都应为‘大我’而牺牲‘小我’。成功不必‘自我’。‘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人有此信念，民族乃得永生。”用学术服
务社会，服务人民，说易行难，但郑振铎做到了这一点。


